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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区别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认知范式，默会认识对于实现有效教学、培育学

生关键能力和提升学生思维品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默会认识论的视域下，辨析体育教学中

的默会现象，揭示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各元素的互动过程，可为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习得和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提供操作思路：情境性创设是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习得场域，整体性设计是

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呈现模式，体验性亲知是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身体之维，实践性反思是

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贯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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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gnitive paradigm differing from the scientific view of positivism, tacit epistem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effective teach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key abilities, and improving students' thinking 

charac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cit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tacit knowledge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reveals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various elements of tacit knowledge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which could provide operational idea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tacit knowledg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uch as situational creation is the acquisition field of tacit 

knowledge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holistic design being the presentation mode of tacit knowledge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xperiential intimate knowledge being the physical dimension of tacit knowledge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practical reflection being a penetration strategy for tacit knowledge in that,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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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提

及默会知识(也称隐形知识、缄默知识)，并在哲学界

引起积极回应。波兰尼[1]71 对默会认识的突出贡献在于

将知识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明言知识，可以用书面

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进行表达；另一种是默会知识，

这种知识无法用文字、图表或数学公式进行表述，只

能在做某事的行动过程中进行感知[1]71。默会认识理论

强调知识默会维度的优先性和根源性[2]171，个人的灵

感、信念、情感、体验、直觉以及技能技艺和实践智

慧也由此逐渐被认识论所重视。这一理论映射到以教

授操作性知识(即运动技能)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教学研

究中，深刻回应当下体育教学知识观的重构以及体育

学科默会知识如何高效获得的问题。诚然，体育领域

的专家学者也早已认识到以运动技术为核心的体育知

识才是体育学科知识的主体[3]。然而，在科学主义、实

证主义等传统知识观的主导下，很少有人从默会认识

论的角度对体育知识“何以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导致体育教学实践中的诸多本源性问题，常常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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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巧”“潜移默化”等语词所遮蔽，无法从理论层面

对其进行诠释和辨析。基于此，研究尝试从默会认识

论的视角对上述现象进行揭示，阐明体育教学中默会

知识的客观存在，并为学生体育默会知识的认知和习

得提供清晰的思路和实践策略。 

 

1  默会认识的基本结构及其本质 
1.1  默会认识的基本结构 

波兰尼[1]102 在其著作《个人知识》中论断:“总存

在着那些我们知道却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事物。”比如，

我们能说自己会游泳或者会骑自行车，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能将游泳时如何保持漂浮或者在自行车上

保持平衡的方法描述出来。虽然，对“怎样做”的问

题无法用语言予以表征，也无法说清在游泳或骑自行

车时所发生的复杂肌肉行为，但我们依然可以愉悦地

游泳或骑车。也就是说，个体可以整体地或者分步表

现这些行为(通过身体各部分的活动、运动和状态予以

表现)，但这仅仅是停留在“知道”“练习”“会做”的

层面，却无法说出他们是什么。对于这些在日常锻炼、

生活中寻常可见的普遍现象，波兰尼[1]67 在“手持锤子

钉钉子”例子的基础上对这些现象进行哲学认识论层

面的分析。在这个例子中，波兰尼将锤子击打钉子的

意识定义为集中意识；将手掌握锤子的意识定义为辅

助意识；在钉钉子时，辅助意识融于集中意识之中，

作为引向我们集中意识对象的一个线索而发生作用。

由此可见，当有集中意识发生时一定有辅助意识存在；

当辅助意识存在时，集中意识并非必然存在。比如，

我们存在着手掌对锤子的持握意识，但并无一定的指

向性：用锤子敲击钉子，但当目的是用锤子敲击钉子

时，手掌对钉子的持握意识(辅助意识)是一定存在的，

但却不被感知。 

波兰尼在提出这两种意识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揭

示默会认识的基本结构，即认识者把诸多细节、线索

作为辅助项整合进焦点对象，在集中意识和辅助意识

之间建立起“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关系[2]29。在这

种动态关系中，波兰尼特别强调辅助意识的 3 个方面：

“来自外部细节、线索的辅助意识；对身体的辅助意

识；对作为过去经验之凝结的文化遗产的辅助意识。”

认识者为了获得对焦点对象的整体理解，需要从各种

线索、细节、身体、经验等的觉知(辅助意识)整合为、

转移到对综合体的觉知(集中意识)。任何一项认识活

动都是认识者在“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结构中对

认识对象进行自我加工和建构的。然而，这一关系仅

仅是在一个个体——认识者中得以维系[4]。同时，默会

认识不是一种被动的经验，而是认识者在“近侧向-

远侧向”的动态结构中积极主动地发挥其默会能力的

过程。由于默会认识过程涉及两种“意识”之间的动

力焦点指向，因此，不同认识者的不同指向路径决定

着他们不同的默会认识过程。 

1.2  默会认识的本质 

波兰尼认为，任何一种知识都有其身体根源，如

人的心灵活动寓居于人的身体之中[5]。身体是兼具某种

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实体，即形塑社会，也被社会所形

塑，这一形塑与被形塑的过程正是通过“寓居”来实

现的。同时，理解“寓居”对理解默会认知的“近侧

向-远侧向”结构也有着重要作用。从本质上讲，“寓

居”就是个人认知的“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表达，

是认识者的认识手段，也是默会知识获得的具体路径，

认识者对事物的理解都是通过“寓居”来完成的，其

指向的是人在多重辅助意识之中聚焦于一个目标时生

发的理解和技巧性行为过程。认识者对认识对象的寓

居程度越高，越拥有对认识对象更多细节的辅助意识，

对认识对象的理解也就越深刻。例如，盲人对手杖触

及外物的意识是集中意识，手杖对手掌的意识是辅助

意识，由于盲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高度寓居于对手杖

“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结构中，因此，其比常人

闭眼手持手杖走路更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由此可见，

默会认识本质上就是通过“寓居”而认知，在“近侧

向-远侧向”的动态结构中实现知识的整合，集中意

识和辅助意识的多重互动是实现知识整合的基本方

式，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学生的默会能力(辅助意识融合

进集中意识的能力)也得以有效提升。 

 

2  默会认识论视域下的体育教学 
通过对默会认识的基本结构和“寓居”本质进行

说明，从对体育学科知识的现有研究中可以发现，体

育学科知识体系中既有明言知识，又有默会知识。但

在一线体育教学中，教师多以“知窍”(知道怎么做的

知识)[6]的默会知识传授为主，而在实际授课时却以明

言知识的形式予以教学，这不仅不利于学生摆脱“教

什么就学什么”的认知困厄状态，更无法使学生对教

师简单、被动的“镜像”转变为个体思维的自我建构。 

2.1  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揭示 

在体育教学中，学生通常是通过亲身体验而习得

体育知识，学生形成的经验、体会多是“直觉”的，

具体表现为主体的体会和经验无法用语言进行直观描

述。在篮球比赛中，队员无需通过“理性计算”和“事

后认识”就能够凭借自己的直觉，根据队友们和对手

们的活动作出迅速直观的判断。实质上，这一“游戏

观”阐明以“体认”为主要形式的体育活动中隐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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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不能表达的默会知识，这一先于理性认知的“实

践感”，其实是学生寓居在“近侧向-远侧向”的基本

结构中而形成的一种身体化惯习。再如，在羽毛球高

远球的教学中往往关注的是击球落点、角度等问题，

而并不是注意手持球拍的感觉。如果学生在练习高远

球时关注手持拍的感觉，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过多失

误。由此可见，体育教学中体育知识习得的问题就可

以被转化为对运动肢体辅助意识过渡到对运动目标

(对手、项目、器械等)等集中意识这一过程的分析[7]。

在上述羽毛球高远球例子中，若要掌握更高的高远球

技术，这就需要学生调动更多相关的辅助意识。因此，

学生在整个学练过程中往往要经历“手型—肩肘的练

习—腰部的发力—大腿的蹬转—整个身体的协调运

作”等练习阶段。这启示在体育教学中，体育知识的

获得要依靠学生寓居于多重辅助意识之中，而并非聚

焦于辅助意识。此外，技战术是集中意识和辅助意识

的融合，只有当学生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辅助意识的

整合)后才能将战术(集中意识)灵活运用于比赛中。例

如，羽毛球比赛中进攻方的控后突前战术就需要高质

量的高远球技术和过硬的放小球技术才能得以实现。 

2.2  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各元素的互动 

学生在以上所有学练内容中，身体作为“容器”

始终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学生的辅助意识和集中意

识都蕴含于身体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目

的性行为是如何形成的呢？波兰尼给出这样的解释：

“当学习技能时，我们以辅助意识的形式获得技能，

并将其整合进自我的身体中，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

‘问题-情境’。”[8]就是说，在对辅助意识的寓居中获

得对技能的掌握和理解。由此，我们有意识的行为关

注和集中意识才得以产生。彼得·霍普西克(Peter 

Hopsicker)在波兰尼研究的基础上对体育默会知识的

获得做了进一步归纳，实现默会认识各元素在体育默

会知识习得过程中的一一对应，他认为“体育默会知

识是在‘问题-解决’(游戏)情境下，认识者的直觉、

想象和理念的互动。直觉是认识者的辅助意识，理念是

集中意识，想象是‘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过程”[9]。

当面对一个任务时，学生的身体会进入情境，接着便

会在特定情境下在已有经验中选择相应的辅助意识，

并尝试整合辅助意识形成一个完成任务的方法，进而

形成一个在现有经验水平上的技能直观性表达[7]。“背

景意识(对注意和行动有重要影响的知识)只有通过隐

形手段进行活化，才能将个体的注意引向焦点意识(行

动中被引导注意的东西)”[10]。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

客观存在及其各元素的互动(见图 1)在这一观点上也

得到充分印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互动过程全部发

生于学生的身体之中。由此，默会认识论就重释体育

教学中默会知识的实现过程，进而展开对体育默会知

识习得路径的探讨。 

 

 
 

图 1  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各元素的互动 

 

3  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习得路径 
基于默会认识论对体育教学中的默会现象及默会

知识各元素的互动过程进行揭示，不难发现，学生只

有在真实的学练情境中才能历经基于经验的个体性亲

知过程，才能真正习得这些知识。那么，如何创设体

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习得路径以使学生真正历经这一

过程呢？体育学科的实践导向蕴含于体育学科知识的

情境之中，理应构成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习得场域；

学生对体育默会知识的认知过程要基于对体育默会知

识的整体性把控，突出体育活动完整动作的整体架构，

由此构成体育默会知识的呈现模式；体育默会知识的

习得依赖于个体在体育活动参与中基于经验的亲知，

由此形成体育默会知识的身体之维。此外，师生的躬

身实践和基于实践的自我反思，对于体育默会知识的

习得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1  情境性创设：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习得场域 

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习得是对特定问题的一种

直觉综合和把握，其植根于具体的教学情境之中，学

生只有在特定的教学情境中习得默会知识，默会能力

才能得以真正形成和发展。一旦脱离具体情境，默会

知识、认识者和认识活动将不复存在[11]。从教学角度

看，真实情境是学生学习、掌握、理解、运用、建构

知识的具有人文色彩的学习环境的总括。从默会认识

论的角度看，创设体育默会知识习得的真实情境是发

展学生默会能力的前提条件。只有植根于真实的学练

情境中，才便于学生具身体验体育默会知识。学生只

有将身体融入到真实的学练情境中，才能将各种感觉

融汇成直觉“顿悟”，进而达到“身”与“心”的统一。

例如，在篮球教学过程中进攻和防守是学生知识习得

的两个维度。从实践上来看，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任

何一个篮球技术动作的运用都离不开一个具体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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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具体情境来谈篮球技术动作的运用显然是不着边

际的。再者，篮球教学中的进攻与防守往往是“相生

相克”的，没有哪一种进攻方式是没有克制之法的，

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而这些只有在真

实的情境中，学生才能体验、感悟到其中的奥秘。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理应创设真实的学练情境，

让知识的内涵丰富呈现在学生面前。由此，学生才可

以体悟到体育默会知识的原始形式，体验到体育默会

知识产生和运用的完整过程，从而增强对体育默会知

识的感受力、理解力，进而助推学生将体育默会知识

纳入自身“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结构中，最终实

现对体育默会知识的活化(与情境建立联系)—内化(新

知识与已有知识和经验的融合)—整合(辅助意识和集

中意识的接洽)—外化(实现知识的迁移和运用)的层级

跨越。 

在具体情境中，为了帮助学生实现对默会知识“活

化—内化—整合—外化”的层级过渡，进而提升学生

的默会能力，可以采用自学、讨论、引导三者相结合

的实践策略，尽一切可能发挥学生的能动性，或是以

个体、小组和班级的教学组织形式，将自学、讨论、

引导的教学策略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下面以“篮球：

二过一”为例，试述“讨论”这一策略在这一教学案

例中，如何进行 AB 进攻、C 防守的情境化练习，即 C

如何防？防谁？站在哪个位置最合适？A 持球是传还

是突破？什么情况下传？什么情况下突？B 如何跑

位？是拉开还是靠拢？由于每一次对抗情境不同，其

解决问题的答案也不固定，具体要根据临场情况感悟、

意会进而做出决断。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更容易达

到“愤悱”(想说说不出)状态。此时，通过摸索、讨

论，其他同学的话语或许能够打通彼此间的思路。而

讨论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组内、也可以组间，亦或

老师提问、同学发言的形式等等。目的是倡导学生表

达各自观点，对于好的想法组织学生临场学习、现场

观摩，在比较、借鉴中优化对真实比赛情境的认识。

讨论如此，自学、引导亦是如此，三者贯通于课堂教

学之中，真正实现课堂诸要素的优化控制、协调运作，

进而助推学生默会能力的提升。 

3.2  整体性设计：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呈现模式 

“科学描述的事物从来不是孤立、零散的，而是

给我们呈现一种整体的视角”[12]。在体育教学中，整

体、结构化、任务式的推进学习内容是学生较容易接

受的、高效的学习呈现模式。从默会认识论的角度看，

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感知，实质上是学生听、嗅、视、

触、味觉对学习内容的整体觉知，当学生在较近的空

间和时间上感知认识对象，这些对象所隐含的特征就

会在个体知觉上组成显而易见、连贯的整体或模式，

最终实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的特性。这启示在体育教

学中，学生只有对学习对象进行整体性的识别感知，

才能真正习得体育默会知识。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

教学实践时，要特别重视如下两方面。 

首先，要树立整体的教学观，并以其中的关键节

点为抓手，把知识和技能看做是理解学科结构的方法，

而不是看作灌输的材料，使学生参与到知识建构的完

整过程中来，进而动态、整体把握认识对象部分与整

体之间统合的功能性关系。比如，在“篮球：2~3 人

局部配合的多人对抗赛”单元教学中，如果按照传统

的教学思路，以传授技术(运球、传球、投篮及其组合

等)为主线进行单元分解式的教学，这对于学生来说只

是身体上的练习、辅助意识的聚焦，并没有太多智力

上的参与，因此学生的默会能力自然也无法有效提升。

不少学生因为教学内容的机械、枯燥而逐渐失去学习

兴趣，这必然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如果换一种

思路针对“创造进攻的机会以及创造防守的空间”这

一认知难点，让学生掌握篮球组合技术后为其设计二

攻一、二攻二、三攻二、三攻三等教学难度比赛，则

可以让学生在比赛过程中体验篮球项目的特征，以及

整体感悟“创造进攻的机会以及创造防守的空间”对

于篮球命中得分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让学生自发寻找

问题解决的关键策略，即“跑空位”。在这一过程中队

友之间的默契、学生自身的预判等默会能力也都在潜

移默化中得以培养。 

其次，教师应处理好体育默会知识辅助意识和集

中意识的关系，不能过分关注局部和细节，也不能只

聚焦集中意识，而应从大处入手把握问题，从整体上

审视细节，帮助学生实现由知识点、知识线到知识面、

知识体的逻辑闭环。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

需做到教学内容前后互相蕴含、自然推进,为学生提供

一个由已知(已理解的知识)到未知(新知识)再到自知

(已知和未知的融合)的逻辑通路，进而打通学生内部

知识在“近侧向-远侧向”的贯通过程：未知在已知

之中获得诠释，已知也会受到未知的反向支持，使已

知更加明朗、坚实、厚重，由此实现学生的自知。比

如在上述案例中，为进一步促进学生辅助意识到集中

意识的统合，还可以设计序列化的学习任务：配合时

间充足-限时、空间扩大-缩小等限定变化，提升学生

适应多元任务下对“创造进攻的机会以及创造防守的

空间”这一认知难点的理解能力，让学生在完整的学

练中体悟诸细节(技术、战术等)的互动过程，进而在

学生默会认知“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结构中搭建

起掌握知识、技能与思维启迪互促的立体桥梁，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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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融通教、学、用转化一体的方法核心。 

3.3  体验性亲知：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身体之维 

体育教学过程的特殊之处在于用身体去认识、感

受和体验，这一过程中蕴含着大量的亲知。在体育教

学中亲知是指在反复学练中，体悟身体对学练对象的

感知觉，细心领悟教师的指导与反馈，进而形成个人

经验，当学生的身体感觉与教师指导“同频”时，便

会产生“原来是这样的”顿悟。亲知亦可看做“体悟”

“体知”“体验”“体会”“体得”等。从默会认识论的

角度看，“悟”“知”“验”“会”“得”这些语词恰恰印

证波兰尼“我们所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言传的多的多”[1]28

的观点，其超越单纯的逻辑思考，以及弘扬切实、直

观的行动。例如学轮滑，学生摔倒几次就学会了，反

复练习前滚翻，自然就能熟能生巧，这些都是学生基

于经验的身体亲知使然。正如伯特兰·阿瑟·威廉·罗

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说：“我们对于我

们直接觉察的任何事物都是有所认识的，而不需要任

何推论过程或者任何有关真理的知识作为中介。”[13]

由此可见，采用亲知的行动途径是学生习得体育默会

知识和提升默会能力较为适切的选择，也只有历经这

样的亲知途径学生才能真正领会动作的方法、原理和

诀窍，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体育教学中知识关键节点

(运动精髓和规律)的理性思考和认识，进而将这种思

考内化到个体认知“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结构中，

使学生在实践中更高效地习得体育默会知识。诚然，

教学过程中的这种知识的习得只能通过学生个体的身

体感知才能实现，单纯的讲授、阐明、描述是无法说

明和达到的。 

故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的让学生通

过模仿、练习、摸索、领悟、想象等亲知行动直接体

验知识的存在形式。实际上，模仿、练习、摸索到领

悟、想象转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学生把握经验、重组经

验，进而实现理解力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逐步提升

过程。由此可见，学生模仿、练习、摸索是学生领悟、

想象的前提，学生领悟、想象是学生模仿、练习、摸

索的深化。但是，在这一深化提升的过程中依旧存在

一定偏差和不稳定性，这是因为学生在自身默会认知

“近侧向-远侧向”的动态结构中，存在对辅助意识

和集中意识整合能力的偏差，在自身认知体系中尚未

建立一种联系的系统观。学生要实现领悟、想象的通

达，尚需要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具身体验，充分调动自

身的先有经验，充实身体实践。例如：在“足球：多

种形式传接球”单元教学中，分为体能知识点(直线跑、

侧身跑、折返跑等)、技术知识点(运球、传球、接球

等)和运用知识点(摆脱、穿插、节奏变换等)。如果学

生只亲知到单一、孤立的知识或技术(辅助意识)，而

未体验到各知识点内部“近侧向-远侧向”的逻辑关

联，那么在真实的比赛中学生就不可能实现知识、技

术等的组合和创生，也很难完成进攻得分的“任务”(集

中意识)。因此，只有在教学中对各知识点进行组合、

穿插、实战的练习，才能让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空中

思考、体悟、辨析默会认知内在的结构逻辑，真正实

现“懂”“会”“悟”“用”的统一。 

3.4  实践性反思：体育教学中默会知识的贯通策略 

前文讲到亲知是学生习得体育默会知识的一种行

动途径，然而，学生在一开始的亲知练习中也难免会

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了

解并掌握普遍的动作规范、原理、要领等，更要思考

在特定情境中如何运用。正是在这种“普遍”与“特

殊”的实践反思中，实践才能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并与特定行动相关联，共同作用于后继学练过程。具

体来说，学生在体育学习实践中的反思应从“实践中

的反思”和“对实践的反思”两个线索进行推进。 

“实践中的反思”，旨在修正、规范学生自身学练

动作，或对学练策略的适切性进行评判，尝试发现自

身学练动作或策略运用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时予以调

整。例如，羽毛球搓球技术教学中，教师讲解正手切

磋、正手挑搓、反手切磋、反手挑搓技术动作以及动

作要点，强调注意细节之后，学生就可以依据知识原

理和动作要点评判自身技术动作的掌握情况。以正手

切磋击球为例，当搓球下网时，引导学生反思切磋球

的部位是否准确，前臂旋外、手腕外展作内收动作是

否到位，步伐、身体重心有没有及时跟进？然而，学

生在学练过程中也常常会面临“愤”“悱”的困惑，如

果学生在实践中的反思过多聚焦于动作细节，反而会

阻碍动作执行，甚至导致动作“瘫痪”。例如，羽毛球

初学者在进行高远球的学练时，如果注意力过多的集

中于技术动作的细节时反而会打不到球，这是因为辅

助意识和集中意识对立统一、各司其职。当学生的集

中意识转移到辅助意识(动作细节)上时，就丧失对运

动目标的焦点指向，导致默会认识结构的坍塌，从而

导致整个技术动作结构的瓦解。因此，教师在对初学

者进行教学时要“不拘小节”，等学生建立起完成的动

作结构之后，再有针对性地修正细节。再如，学生在

进行急行跳远的比赛中，当特别关注踏板细节时反而

越容易出现失误，而这同样是因为默会认识结构的变

形所致。所以，在比赛中教师的指导更应聚焦于整体

动作，而非指向动作细节，唯有如此才能提升学生在

比赛中的运动表现。 

“对实践的反思”，旨在理解、掌握体育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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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规律，这一反思发生于学生学练开始前和结束后。

在学练开始前，要引导学生对所学动作进行整体表象，

以及针对比赛中形势的变化思考相应的应对策略。例

如，在急行跳远教学中教师可进行完整的动作示范，

或给学生观看教学视频，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助跑、

踏跳、腾空、落地完整的动作表象，然后再让学生尝

试学练。篮球比赛开始前，唯有预先指定好针对不同

进攻方式的防守策略，才能在比赛中根据对方进攻做

出快速的防守回应。学练动作结束后，教师也要引导

学生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评判，发现存在的不足并反思

应该如何改进。例如，在网球对拉球练习时出现动作

失误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重复之前的挥拍练习，

反思失误的原因；篮球比赛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

观看比赛录像，共同分析比赛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通过学练前和学练后“对实践的反思”，学生便可加深

对体育学习内容要领、关键环节及战术素养等的认识。

这些认识虽不能明言传授，但对于改进学生的运动表

现、提升他们的运动技能水平确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教师在体育教学中一方面要及时对学生给予必要的反

馈和指导；另一方面要加强师生互动，引导学生在实

践中反思、在反思中实践，遵循体育默会知识的习得

规律，进而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动态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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